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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茶道的特质及其在日本文化中的角色

崔世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崔世广，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延边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８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
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工作，曾历任日本研究所文
化研究室主任、日本研究系副主任、日本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委员会委员、日本研究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曾任日本东京大
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皇学馆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独
协大学客座教授。曾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厦门大学讲座
教授，现任大连外国语大学讲座教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奖项。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比较。出版主要学术成果有
《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神道与日本文化》《文化、文
学与中日关系》《日本的自画像与他画像》《２１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等，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摘　要：中国学术界关于日本茶道文化的研究似乎缺乏两个视角，即日本历史的视角和日本文化整体结构
的视角。将茶道放到日本历史背景中考察，会发现其形成于日本室町时代中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是乱世
的产物，有着明显的隐逸倾向。茶道具有非日常性、社交性、礼仪性和精神性等特质，在日本文化的整体
结构中居于支流位置，很难将其称作日本文化的代表，“空寂”“闲寂”的审美意识，也不可能是日本人的
主流审美价值观。尽管如此，茶道作为日本文化中的特殊角色，仍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从新的视角对
茶道文化的考察，或许对今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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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日渐
深入，学术界出现了不少介绍和研究日本茶道的相
关论著。现在，茶道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似乎已经
在不经意间成为人们的一种主流观念。但是，如果
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将茶道这种具有隐逸性
质、“非日常性”的文化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的说

法，似乎很难成立。并且，茶道所提倡的所谓 “空
寂”“闲寂”的美学精神，也很难说是日本人的主
流审美意识，因为这与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态
度，存在着明显的距离。

人们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乖离，与到现在
为止的茶道研究不无关系。就笔者所见，现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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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考察了日本茶道的历史，但鲜有对日本历史中
茶道的考察；即便有深入分析日本茶道文化的成
果，但罕见对日本文化中的茶道的分析。也就是
说，基本上是就茶道论茶道，而欠缺将其放到日本
历史的大背景下和日本文化的整体结构中来探讨的

视角。

基于这样的现状，本文尝试把茶道放到日本历
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在探讨茶道的基本特质的基
础上，解析其在日本文化结构中的角色，试图通过
这样的研究，为重新认识茶道乃至日本文化的特性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一、形成于乱世中的茶道

日本茶道形成于室町时代中后期到安土桃山时

代。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战乱连绵，即彻
底打破旧秩序重新建立新秩序的时期。也就是说，

茶道实际上是乱世的产物。所以，研究茶道首先必
须将其放到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通过了解茶道产
生的历史和社会的必然性，来把握茶道的历史文化
内涵。

茶道的始创者村田珠光 （１４２３—１５０２），基本
生活于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时期。室町幕
府本来是建立在将军和大名的微弱平衡基础上，到
足利义政时期幕府完全失去了权威，其任将军期间
爆发了 “应仁之乱”，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从
此日本进入了 “下克上”的战国时代。在政治上无
能的足利义政，却在京都的东山营造别墅 （现银阁
寺），在这里过着极其风流的生活。以将军身边的
“同朋众”为首的文化人，迎合足利义政的嗜好开
展文化创造，给美术工艺等文化带来了显著发展的
机会。

村田珠光的草庵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
诞生的。作为草庵茶的创始者，珠光曾作为连歌
师，或者作为斗茶的裁判而流浪诸国，后跟随大徳
寺的一休宗纯和尚参禅，得 “佛法也在茶汤中”之
语，体得 “茶禅一味”的境地。据说，其曾得到足
利义政的同朋众能阿弥的知遇，学习立花的技术和
器物的鉴定。在这样的过程中，珠光了解到重视中
国文物的书院茶，成为其钻研草庵侘茶的契机。在
茶道方面，珠光从茶会中去除赌博与酒宴因素，将
重点放在主人与客人的精神交流上，并将书院茶与

庶民茶加以统合，开创４叠半的草庵茶。据传，对
他在京都六条堀川西所构建的４叠半的草庵，足利
义政给与了 “珠光庵主”的文字。

村田珠光的茶道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珠光针对崇拜中国文物即所谓唐物的风潮，

拥有想开发日本文物即和物的审美意识，但是并不
完全排斥中国文物，而是强调外来文化与日本文化
的融合。珠光一边论说枯淡之美，对备前烧、信乐
烧等所具有的素朴美给以关心，但反对排斥中国文
物，片面追求日本之美的另一种倾向。珠光在给弟
子古市播磨的 “心之文”中说：“此道一大要事乃
兼和汉之体……人言枯高，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
之物等，真是荒唐之极。所谓枯高，要使用好道
具，并理解其中之妙，然后遒劲从心底里发出，而
后达到枯高。”［１］４４８也就是说，只有在充分理解中国
文物的基础上，才能发现和培育日本独自的审美
意识。

第二，在强烈的对比中发现新奇之美。村田珠
光认为，“没有云彩的月亮没有趣味”［１］４８０，“草屋
前系名马，陋室里设名器，别有一番风趣。”［２］４３这
表明，珠光虽然在有意识地强调不完全的美、贫困
的美，但这是在书院与草庵、唐物与和物、豪华与
简陋的强烈对比中发现的美，是具有强烈反差的
美。他一边提倡草庵茶，一边拥有被称为 “珠光名
物”的名物道具十几种，并不排斥唐物和豪华，也
证明了这一点。珠光经历丰富，体验过庶民生活和
上流社会的生活，他在强烈的对比中，发现不成
熟、弱小、无力、贫困、不圆满的美，并肯定其积
极价值。这显示了足利义政时代的特征，反映了上
流武家在战乱中逃避性的生活和心理。

足利义政时期的日本，基本上是一边摄取中国
文化，一边摸索独自文化体系的时期。这体现在茶
道上，便作为村田珠光的 “兼和汉之体”的主张而
表现出来。珠光的茶是在与中国文物的对比中发
现、创造日本的美的体现，这是将中国文化积极融
合到日本的风土和生活习惯中，进而摆脱中国文化
展开独自文化的思路。与此同时，这也体现了公家
文化与武家文化、庶民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

珠光曾从能阿弥获得 《君台观左右账记》，其与书
院茶也不是无缘的。另外，他与连歌师宗长与香道
的志野宗信等也有交往。由此可以看出，珠光的草
庵茶吸收了中国文化与日本传统思想的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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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室町时代的文化创造潮流中树立起的新的审美

意识。

继承村田珠光草庵佗茶的是武野绍鸥 （１５０２—

１５５５）。武野绍鸥是堺市的豪商，活跃于绵连百年
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是 “下克上”的时代，是一
个无视法则、将实力决定一切的逻辑发挥得淋漓尽
致的时代。同时，这又是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国际、

国内双向开放，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业得到
很大发展的时代。另外，这也是一个社会下层得以
成长、社会能量喷发而出和充满活力与机遇的时
代。这样的动乱的时代风潮，规定着这个时代文化
的基本走向。

武野绍鸥２４岁时，其父便在京都四条室町营
建住宅，想以财力为背景谋求绍鸥的荣达，在其

２９岁时获得了从五位下因幡守的官位。绍鸥３０岁
以前是连歌师，师从当时学问的权威三条西实隆，

接受其指导１０年左右，由此深化了对连歌的理解。

据说由于听了实隆关于藤原定家 《咏歌大概》序卷
的讲解，主要是 “情以新为先求人未咏之心咏之”
“常观念古歌之景气可染心”［２］４８，由此体会到了茶
道的极意。其３２岁时剃发脱俗，有跟随大徳寺的
古岳宗亘参禅的记录。当时，在京都的下京有村田
宗珠等茶人，继承村田珠光的理念追求市中的隐
遁，绍鸥对这种新文化的关心，再加上从三条西实
隆学到的和歌的教养，形成了佗茶的思想背景。后
来，绍鸥回到堺市，曾向和泉南宗寺的大林宗套参
禅，由此产生了茶人参禅之风，“茶禅一味”开始
得到提倡。

武野绍鸥以佗茶为茶道的理想，思考创作从４
叠半到３叠、２叠半的小茶室。他在 《侘之文》中
将正直、谨慎、不奢侈视为佗。但是，根据 《南方
录》的记述，绍鸥引用 《新古今和歌集》中的藤原
定家的和歌来表达佗茶之心：“不见春花美，亦无
红叶艳，惟有秋暮下，海滨小茅庵。” “仔细观察，

既无花也无红叶，是无一物的境界，唯见海边的茅
庵。不知春花红叶的人，不能从开始就让其居住茅
庵。只有历尽繁华，才会体悟到茅庵寂寥之美的极
致。此乃茶之本心也。”①［３］１８从上面可以看出，绍
鸥意图将寂寥之美导入茶道，体现出了茶道的枯淡
精神。另外，其以 “秋暮”也就是红叶落尽的晚秋

时节，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佗的理解和体会。

武野绍鸥的佗的最大特色，是在品味豪华绚烂
的各种名物之茶后所到达的无一物的境地，是包含
着激烈的两极对立的美意识。作为堺市的豪商，绍
鸥收藏有很多名物，这在当时非常有名。他一方面
是收藏有 “绍鸥茄子”等６０余种名物的富豪，另
一方面以无一物的境界为理想，说明绍鸥的侘在于
享受富裕与简素的两极之间，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上
流阶层的心理状态和追求。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其仍处于佗茶的过渡期位置。

武野绍鸥曾一度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接近上流社

会，但是由于战乱或对现实的失望，最后又回到了
堺市。其老师三条西实隆的境遇或许也影响到了
他。实隆曾效力于后花园、后土御门、后柏原、后
奈良４代天皇，担当过朝廷与幕府之间沟通的渠
道，但１５２０年以后由于武家内部的抗争，对武家
社会彻底失望，由之失去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回
归了以前的学问和文艺的世界。绍鸥或许也正是因
为有这样的复杂人生经历，才在茶道的道路上继续
深化下去。回到堺市的绍鸥创立了佗茶，其佗茶具
有明显的逃遁色彩，应该是如实地反映了绍鸥的境
遇和心境。绍鸥的门人有女婿今井宗久、津田宗
及、田中宗易 （千利休）等，他们在织田信長、丰
臣秀吉政权下，作为代表堺市的群体大为活跃。

集茶道之大成的是千利休 （１５２２—１５９１）。千
利休出生于堺市的豪商家庭，从十几岁开始就向武
野绍鸥学习茶道，青年时代就显示了出色的才能，

后活跃于安土桃山時代。利休的佗茶———茶道始终
是在与权力相交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织田信
长统一日本的过程中，利休曾担任信长的茶头，构
筑了天下第一茶人的地位。在丰臣秀吉称霸天下
后，利休继续担任秀吉的茶头职位。利休帮助秀吉
操办宫中献茶的茶会，以及在北野社境内举办空前
绝后的大茶会，还为秀吉设计黄金茶室等，支持带
有政治性的茶道。同时，由于茶道受到当权者的支
持，也由此构筑了茶道的黄金时代。

一般认为，千利休将村田珠光以来的侘茶集大
成，在茶会的形式、点茶作法、茶道具、茶室露
地、怀石料理等所有方面，都加以独创性的改进和
完善，显示了现今茶道的典型特征。特别是在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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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其提倡使用新的高丽茶碗和濑户茶碗，进而
让乐长次郎创作所谓 “宗易型”的茶碗等，都显示
了其佗茶的独创性。另外，在茶室设置 “躏口”，

以及建造２叠这样极小的茶室等，创造出了具有很
强的非日常性的茶道空间。

千利休认为茶道的最高境界是 “佗”，但他对
“佗”的理解与武野绍鸥有所不同。利休在肯定绍
鸥喜好的藤原定家的和歌的同时，举出了 《新古今
和歌集》中收录的藤原家隆的和歌来表达佗茶之
心：“苦待花报春，莫若觅山间，雪下青青草，春
意早盎然。”①［３］１８与绍鸥崇尚暮秋略有不同，利休
则是既爱暮秋，又进一步肯定临近初春的暮冬。也
就是说，于极端的消极处发现积极意义，从无一物
的世界期待未来的成长就是利休所谓的 “佗”。

千利休活跃的桃山时代，是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全国，最后达成政治上集大成的时代。这一时代从
长期的战国争乱的状态迅速地达成统一，无论上下
充满了自由阔达的风气，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与时代
潮流相应的风潮，产生了新鲜而豪华的文化，展现
了豪放、雄壮、华美、跃动的气象。建筑、雕刻与
绘画，是这个时代文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在
建筑方面，安土城、聚乐第、伏见城、大阪城等是
其代表。在雕刻方面，作为建筑的装饰盛行透雕花
鸟、薄肉雕刻，使建筑显得更为豪华、雄大。在绘
画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是以豪壮、华丽为主调的，

非常盛行金碧障壁画，出现了狩野永徳、狩野山
乐、海北友松等的名笔作品。

有意思的是，伴随丰臣秀吉政治上的集大成，

千利休也完成了茶道的集大成。这便是与时代潮流
相对的另一极，志向于极端空寂、闲寂的茶道。伴
随茶道的发达、普及，与豪华的书院造相对，以简
素清雅为主旨的茶室也被创造出来。作为现存的茶
室建筑，妙喜庵的待庵、西芳寺的湘南亭、高台寺
的时雨亭等非常有名。而且，随着茶道的普及发
展，京都的乐烧和美浓的志野、黄濑户、信乐烧等
也发达起来。

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千利休的茶道也
是时代的产物。“在丰臣秀吉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茶
道，有两个明显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了丰臣秀吉
的生活和性格。秀吉征服全国……因此，金碧辉煌

的宫殿和装饰得像茅屋农舍的茶室虽性质不同，但
他们又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将军和富商在外表
上装饰得辉煌壮丽，但内心中却期望生活于恬静沉
思的气氛之中。”［４］也就是说，“日本文化具有两面
性，一方面是以能力主义为基础的激烈竞争社会，

另一方面是脱离上述社会，对寂静空间的渴望。”［５］

日本人就是这样，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千利休作为长期生活于社会顶层，见证过极端
豪华的人物，应该深谙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这种两
极性，真正懂得上层阶级心理的两极需要，从而能
够成为集茶道之大成的大师。另外，利休茶道中的
那点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因素，恐怕也是来自日本全
国基本统一、长年战乱终结指日可待的现实吧。

茶道集大成，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创造力。

实际上，到江户时代以后，茶道已经基本没有什么
创新，更多受到重视的是其社交性和礼仪性，并一
直流传到今天。

二、茶道的特质

在这样的乱世中形成的茶道，具有以下几个明
显的特质。

第一，非日常性。饮茶作为 “日常茶饭之事”，

本来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茶道却使其与
日常生活明确区别开来，人为地将其设定为非日常
性的空间和时间，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礼
仪规范，这是茶道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

茶道的道场处于闹市之中，但却明显区别于一
般的闹市，而是设计成非日常性的空间，即 “闹市
中的山居”。茶道的道场由露地、茶亭构成。露地
是区别世俗与非世俗的界限，进入露地便意味着进
入了非日常的世界。露地中有由飞石铺成的小路，

两旁安放着石灯笼，种植松树、 树、枫树、竹子
等，人们经过露地的精神洗礼后，经过中门进入茶
室。“茶室是建筑的保守性表现。小、轻、低、弱，

没有茶室的威容，也没有给人以整体的强烈的印
象。保守 地、平 常 的 坐 落 在 树 丛 中，毫 不 起
眼。”［６］１６９茶室柱子大多是没有去掉外皮的木头，天
花板则是用竹子或者芦草编成，墙壁的质朴结构极
受重视。在茶室还特意设计了 “躏口”，人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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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匍匐进入茶室。茶室和茶道具的颜色也比较单
调，倾向于黯黑色，拒绝采用鲜艳的色彩。

与此相应，出席茶会的人们的行为也是非日常
性的。在日常世界，人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自由
开放的。但自进入露地直到茶会结束，便要放弃日
常生活中的部分行为。茶会中人们的一切行为举
止，都要与整体的氛围相适应，按照预先受过的训
练进行，既不能唱歌，也不能开玩笑，甚至也不能
高声说话。不然，就会破坏茶会的整体气氛，活动
就没法顺利地进行下去，茶事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在茶道的世界里，从露地、茶室、茶道具等的
设计和布置，到人们的行为举止，都有意识地与一
般日常世界区别开来。“茶室的院子里的铺路石就
是一个典型，牺牲步行者的方便，不把铺路石摆成
一列，故意置放成复杂的、破坏左右对称的形状。”
“茶室的院子、茶室都是人工的产物，但是，它们
是为了制造出给人以非人工空间的印象而使用的人

工……没有出现那种左右对称的形式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意排除的。”［６］１７１也就是说，与自由相对的不
自由，与均衡相对的不均衡，与对称相对的不对
称，与圆满相对的残缺，与复杂相对的简单，与豪
华相对的简陋，与热烈相对的冷寂……如此这般地
将现实生活中的诸要素加以裁剪，并以人工形式加
以重新组合，由此构成一个封闭的、非日常性的小
宇宙，这是茶道文化的重要特质。

当然，在茶道世界的内部是非常和谐的，但那
是牺牲整体、突出部分的和谐。也许正因为如此，

茶道的体验才会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和感受。人们在
非日常世界中享受片刻的宁静，经过洗礼后再精神
饱满地回到日常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
于乱世的茶道发明者们，是真正懂得日本人心灵深
处欲求的人。

第二，社交性。茶道起源于饮茶，饮茶的一个
重要功能是招待客人。饮茶传到日本后，先是在寺
院和上层贵族中流行，后来开始普及到了武士甚至
庶民之间，到室町时代后相继出现了 “斗茶” “书
院茶”等形式，茶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茶道在武士大名、贵族和豪商等阶层流行起来后，

其社交功能更为明显。当年，丰臣秀吉向天皇献
茶、召开大茶会，以及邀请德川家康等人一起参加
茶事，都是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茶道开始便具
有社交功能，茶事是社交的重要场合。

到江户时代，茶道的社交性获得了进一步发
展，其作为 “游艺”的一种，在大名、贵族中间发
展起来。茶道的社交性具有隐逸、脱俗、高雅的性
质，与酒宴等热闹场合相比较，茶道更适合小集团
的感情融和，因而受到武士、贵族、町人阶层的喜
好。在大名们建筑的庭园以及宅邸中，大都建有茶
室。例如，桂山庄 （现桂离宫）在江户初期的第二
期营造中，新建了新御殿，还对包含松琴亭、笑意
轩、赏花亭等茶亭的庭园进行了整体改修，从而大
体具备了与现在相近的景观。１６４９年５月３０日，

鹿苑寺住持凤林章承伴随金地院住持最岳元良，被
招待到桂山庄游乐，其在日记 《隔冥记》中记载：

茶亭有五处，即使在池中的游船上也被招待了浓茶
和酒［７］１７６。由此可见，茶道在江户时代作为社交文
化非常流行。茶道文化的这种高雅的社交性，被继
承下来，成为今天日本社交文化的一种。

茶道的社交性，典型地反映了日本文化的集团
主义 “文法”。在茶道中将茶室设计成４张半乃至

２张半榻榻米大小，是充分考虑到茶道基本上是为
小共同体服务的，无论场地还是精神，都是适应小
集团需求的。茶事活动的目的，在于以凝练的形式
增进小集团内部的 “和”。正如加藤周一所说：“茶
会就是这样的团体内部的象征性行为。茶会的规模
越小特征也就越明显，极限就是４张半甚至２张铺
席的空间里的少数人的茶会。茶室内部，与外部空
间和社会秩序完全隔离，是根据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形成的秩序。”“茶会完全可以做到自我完成，茶室
完全可以成为完备的小天地……所谓茶室，就是团
体的自我完成性的象征。”［６］１６８

也就是说，茶道这种非日常性的文化，不仅不
能无视日本社会的规则，恰恰相反，茶道要想在日
本社会中扎根生长，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也必须是小
集团主义的。茶道在以非日常性的形式，强化着共
同体主义社会的规则。

第三，礼仪性。茶道有着一套自成体系的礼仪
规范。茶道的礼法是由在具有观赏价值的茶碗中点
出很香的茶来献给客人，以及客人的领受方式和体
验组成的。在茶道中，宾主、茶室、茶道具和茶等
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但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
是茶道的礼仪。茶道的礼仪是全方位的，无论在主
人与客人之间，还是在客人与客人，甚至在人与物
之间，都有一套完备复杂的礼仪。例如，在茶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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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使用 “手水”。在茶道教科书 《南方录》中写
着：“亭主最初所作的是搬运水，客人最初所作的
也是使用手水。”［３］１０在茶室前的低处有手水钵，用
这个水漱口、洗手。主人在客人来之前打水，清洁
露地，客人在进入茶室前使用手水清净身心。当
然，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卫生，还带有精神层面的
意味。

另外，在进入茶室时必须拿着扇子。以往扇子
是不能带入茶室内，而是放在外面的。后来，在相
互问候时将扇子放在前面，这是所谓的 “结界”。

坐在同一张榻榻米上的人，也为了分割空间而放置
扇子，由扇子自由地创造 “结界”。还有，在拜见
物品时也使用扇子，在观看茶碗、挂轴时要将扇子
放在前面，恰似对待贵宾一样。扇子不能打开，也
不能扇，只是一种象征。“结界”出现在日本文化
的各种场合，是日本人空间感觉与传统的体现，只
是在茶道中规定得更为严格。

在茶道中，薄茶是每人一个茶碗饮用，浓茶是
几个人共用同一个茶碗依次饮用。这也许是将武家
宴会上的相应仪式引入茶道中礼仪化的结果，具有
歃血为盟或所谓 “你我已经不是外人了”的意义。

参加茶会的人共用同一茶釜之水，然后点茶并依次
来饮用，这与其说是茶道产生的礼仪作法，不如说
是在茶道成立过程中，巧妙地将原来存在的礼仪吸
纳了进来。茶道的礼仪极其复杂细致，是整个茶事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洗
练的结果，可以说恰倒好处地表现了茶道的技艺性
的美。所以，日本的茶道专家谷川彻三把茶道喻为
“以身体为媒介的演出艺术”［８］１３。

虽然注重礼仪是日本文化的一般倾向，但在茶
道中礼仪的繁复和严格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这与日
本社会的小集团主义性格有关。加藤周一指出：
“为了维护内部秩序，有必要规范当事者的行为，

而空间越小，必要性越大……茶会的规矩是参加茶
会的人达成共识的规则体系。这种规矩对行动样式
规定得越细致，越容易预测他人的行动，因此，可
以避免冲突和混乱，提高团体活动的效率。茶室设
计得很小、参加茶会的人数限制到极少，这不是单
纯的美学问题，它可以象征更大的团体的构造和技
能。”［６］１６８另外，茶道的礼仪非常重视间隔和时机，

按照 “时处位”相应的原则，对人与人、人与物、

物与物的关系性加以设计，这既是茶道有趣味的地

方，也是礼仪和规矩的根本。正因为如此，茶道的
参与者，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需要学习掌握茶道
的基本礼仪作法。

第四，精神性。茶道的礼法之重要，并不在于
礼法本身，而在于融入其中的精神。将日常生活的
饮茶提升为茶道的，是其中的精神性因素。茶道以
“四规”“七则”为宗旨。“四规”指的是 “和敬清
寂”。“和”即出席茶会者互相认可，彼此谦让，主
客和气，茶事和谐。“和”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可
贵价值，在茶事中要将日本社会 “竞争”的一面暂
时抛弃。“敬”即主客互相承认对方的尊严，相互
尊重，并做到上下有别，有礼有节。如果没有互相
尊敬，茶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清”不仅要求茶
具和环境清洁、清爽，还包括参会人员的心灵净
化，旨在远离无谓的心理干扰。“寂”即不因外界
环境变化而动摇的寂然不动之心境，整个茶事活动
要安静、庄重，主人和客人全身心地投入，圆满完
成整个茶事活动。铃木大拙认为，“茶道的第四条
规则 ‘寂’最为意味深长，因为没有这一条，茶道
就全然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茶道的每一过程都要给
人寂静的气氛，这才可称得上是成功的。随意堆放
的石块、潺潺的流水声、草庵、高过屋顶的古松
树、长了青苔的石灯笼、水壶里的嘶嘶水声、透过
纸屏风的柔弱之光，所有这些都是要创造出一种能
让心灵沉思的氛围。”［９］１７７－１７８这一条内容对茶道的
性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七则”是 “茶要点得口感恰到好处、炭要放
得使水烧开、茶花如同开在原野上、夏天使人感到
凉爽冬天使人感到温暖、赴约要守时、凡事未雨绸
缪、关怀同席的客人”［８］２１－２２。这些看起来都是平
凡而理所当然的事，但不用心却很难做好。所谓用
心就是处处为他人着想之心，在茶道中比起形式来
更重视心，空虚自己以款待客人被叫做茶道之心。

茶室、茶庭、怀石料理、茶道具的搭配等，都倾注
了主人迎接客人的心情。客人也必须体会主人的心
情，最为重要的是对主人用心的感谢。这样，才能
在艺术美的享受及心与心的交流中，达到主客交
融、以心传心、物我两忘的境界，实现情感的融和
和精神的升华。

江户末期最大的茶人井伊直弼所著的 《茶汤一
会集》中这样写道： “本来茶会之事为一期一会，

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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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
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
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再不相逢之情赴会，热
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此便
是一期一会。”［１０］也就是说，只有主人和客人都对
茶事极为珍视，都怀着 “一生一世只一次”的信
念，才能产生在瞬间一起生存的紧张感，产生一种
连带感和美感，这是茶事获得成功的关键。

虽然精神性是茶道的重要特质，但茶道的精神
性不是理论和说教，而是通过非常洗练的形式来诉
诸人们的直觉和感性。“在一个世界里，如果没有
超越这个世界的某种关联，那么一种文化成熟起
来，会发生感觉的无限洗练……这种感觉洗练的极
致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一个点上，这就是利
休的茶道。”［６］１６９茶道就是这样一种极端洗练的生活
艺术的体系。

三、在日本文化中的角色

丸山真男曾指出，由于缺乏像中国的儒教、西
方的基督教那样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日本缺乏思想
的坐标轴，如果 “将已经融入各个时代的文化或生
活方式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如无常感、义理、

出世等———不是作为完整的社会复合形态，而是作
为一种思想抽取出来，立体地解析其内部构造，这
本身也是困难的。”［１１］笔者认为，这样的见解同样
也适用于茶道研究。如果把茶道单独拿出来考察，

恐怕是很难解析其结构和功能的，只有将茶道放到
日本文化的整体构造中来把握，才能切实搞清其在
日本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

在这里，为了避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拟采用
日本民俗学、社会人类学的 “日常”与 “非日常”

的概念来进行分析探讨。所谓 “日常”，就是通常
的状态，意味着每日理所当然地发生的事情，没有
什么珍奇和奇异的部分。与此相关联的文化，便是
“日常的文化”。所谓 “非日常”，是与 “日常”相
对的概念，指的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不能体验到的场
面、状况或经验等。与此相关联的文化，便是 “非
日常的文化”。“非日常的文化”也是人们为了自己
而创造出来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必要补充。虽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日常的文化也有可能日常化，

如体育活动、音乐欣赏等，但即便是到现代，这种

日常的文化与非日常的文化的界限仍然是存在的。

日本传统的日常文化，是以集团主义稻作劳动
以及衣食住行为中心的。在日常文化之外，还形成
了丰富多彩的非日常文化。但是，这样的非日常文
化又指向了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以神道祭祀和祭
礼为代表的方向，另一个则是以佛教仪式和仪礼为
代表的方向。这两种 “非日常文化”具有两极性
质，在日本文化中显得特别突出。就其性质来讲，

神道祭礼以热烈、跃动、华丽、阳光、活力为基
调，色彩以红白为基本色；而佛教礼仪则以平静、

静止、简素、阴暗、寂灭为基调，色彩以黑白为基
本色［１２］６４－６５。日本的其他诸多非日常文化，都会在
这两个方向之间拥有自己的属性和位置。

集团主义的稻作农耕是传统日本人的基本生活

方式，因此，与此相关程度高的非日常文化必然会
成为非日常文化的主流。在日本，固有神道信仰是
以赞美 “生生不息”为基调的，神道祭祀活动的中
心 “春祭”和 “秋祭”，便是春天祈求神灵保佑农
业丰收和秋天丰收后答谢神灵的祭祀活动。另外，

如在各地的祭礼所看到的那样，无论衣裳还是道具
的色彩，都是以富有鲜明对比的原色为主调的。就
连京都祭礼的山车，也非常绚烂豪华，在山车上跳
舞的女人们极其华丽风流，体现了日本人对繁荣、

昌盛、健康的祝福。在这条线上的节日庆典、体育
娱乐、游戏舞蹈等文化活动，集中体现了日本文化
的生命之美、运动之美，应该属于日本非日常文化
中的主流。

与此相对，受佛教出家、老庄隐逸、禅宗禅修
思想影响的非日常文化，属于另一方向的系统。如
松尾芭蕉所说： “西行之于和歌，宗祗之于连歌，

雪舟之于绘画，利休之于茶，其贯道之物，一
也。”［１３］其实，芭蕉之于俳句也属于这一系统，具
有隐逸、遁世、冷枯、孤高的倾向。这样的非日常
文化，属于日本文化的另一极，要说风雅倒是风
雅，但很难成为非日常文化中的主流，只能居于支
流的位置。

这样来看的话，茶道其实不过是日本非日常文
化中之一极的代表。铃木大拙也指出，茶道的基本
精神是孤独的，是内敛和自省的，“茶室象征东方
文化 （特别是日本文化）的某些特性。进入茶室，

日本思想中的静态因素便冲击着你的视觉，而动态
的因素却不多见。在茶室，一举一动都有节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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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使得原本很安静的气氛更加静谧。”［９］１７３因此，不
能将茶道这种带有半出世、隐遁性质的文化当做日
本文化的代表，也不能将 “空寂” “闲寂”的审美
意识视为日本人审美意识的主流。

需要指出的是，茶道在消极之处发现积极的价
值，如空寂、闲寂、贫困、不完美、不规则、不自
由等，但其并不否定相反的文化价值。日本文化的
原则 之 一 是 不 进 行 文 化 革 命，各 种 文 化 并
存［１２］１６－１７。日本人非常善于在此岸与彼岸、日常与
非日常中进行空间分割，并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日常
和非日常的文化，由此构成了日本文化的综合体
系。日本人的审美观并不是单向地指向空寂、枯
寂、残缺、不均衡、不完美等，而是跃动与空寂、

完整与残缺、均衡与不均衡、对称与不对称、完美
与不完美的并立并存，是两者的对立统一。日本人
在这样的文化中，就如同在剧场演剧观剧一样，演
员和观众是同一批人，但随着场景的不断切换，或
角色的更替变换，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刺激，享受
不同的感受和美，而且反差越大效果越强。这就是
日本人喜好创造极端性文化，游走于文化的两极之
间的秘密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茶道，应该
会更为客观地把握其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角色和

功能。

茶道作为非主流的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独
特的位置。茶道是遵循一定的礼法，以主人和客人
的心灵共感来饮茶的文化体系。茶人通过特定的程
序和内容，通过扬弃喝茶的日常性，将喝茶提炼为
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礼仪，使其成为一种
“道”，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半宗教性生活。茶道以独
特的方式让人们享受极致的美，甚至可以给人以人
生的启迪，是人们日常世俗生活的补充。正因如
此，茶道才能保持着一种神奇的魅力，成为人们感
悟人生、陶冶情操、追求艺术和学习礼仪的重要文
化形式，发挥着特殊的社会功能。

首先，茶道可以是一种心灵的寄托。说到底，

茶道的规范和艺术，只有在脱离日常性的特殊环境
中才能成立。在茶道中，人们暂时摒弃和超越一切
世俗的成见，追求 “无事、无心、无作”之境界，

达到心灵的空虚和自由，达到一时的 “身心脱落”，
“无一物而无尽藏”。因此，茶道追求的是即现实而
超现实，是精神的暂时 “出家”。茶室则是俗世中
的一块净土，是 “闹市中的山居”，是荒漠中的一

块绿洲，是幽雅的心灵驿站。茶道产生于乱世，其
理由也正在于此。诚如冈仓天心所言：“茶室是寂
寞的人生荒野中的一片沃土。在那里，疲倦了的征
人相聚在一起，共饮艺术鉴赏之泉。茶道是将茶、

花卉、绘画等按主题编成的即兴剧。没有破坏茶室
格调的一丝跳色，没有损害事物节奏的一点噪音，

没有打乱和谐的一指动作，没有打破四周统一的一
句话，一切行动都在单纯、自然地进行———这便是
茶道的目的。”［１４］３９

在战国时代的战乱之中，武士、贵族和富豪们
将茶道作为心灵寄托，或者在这里一时逃避现实，

或者享受片刻的宁静，或者从这里吸取精神上的能
量再回到现实中。就是在和平年代，在现实中人们
总会遇到一些矛盾和烦恼，就是在讲究 “和”的日
本集团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正如中根千枝等人的研
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社会是 “内外有别”的社
会，对内强调 “和”，对外强调 “竞争”。实际上日
本社会内部也是充满竞争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人
们自然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总会想出各种
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用茶道这种方式使人们摆脱
现实社会的压抑，获得精神上的一时解脱和慰藉，

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创造。通过点茶和饮茶的过
程，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得到感
情和心灵的休息，从而积蓄能量，信心十足地返回
到现实社会。这是茶道具有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其次，茶道是艺术修养和陶冶情操的场所。在
茶道中，无论茶室、茶庭，还是茶花、茶道具，或
是点茶饮茶的过程和礼仪，都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审
美意识的一极。茶室要力求古朴、幽静，茶具要与
茶室的布置协调，茶花则要与季节时令相适宜。可
以说，茶道中的一切都在展现着非日常的另一个世
界的美，这种美看起来自然、流畅、协调，会给人
以高雅的享受和熏陶。人们在学习茶道和参加茶事
时，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另一种别致的美的洗礼，会
提高对美和艺术的丰富性感受，这对日本文化的发
展大有益处。

当然，茶道不仅讲究形式的美，还强调心灵的
美，注重形式美与心灵美的统一。茶道中蕴涵着来
自艺术、哲学和伦理的丰富内容，寓精神修养于生
活情趣之中。通过茶会的形式，以用餐、点茶、鉴
赏茶具等形式陶冶情操，培养朴实、自然、真诚的
意识和品格。茶道以特殊的非日常的生活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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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醒人们不要企望奢华，要知足常乐，生活要
低调简素。茶道文化的基调以及茶室的存在，对日
本人生活中的 “成金主义”、崇尚 “土豪金”等思
想倾向，或许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次，茶道是培养良好社会习惯和礼仪的课
堂。茶道的茶不是个人的茶，而是集团的茶、共同
体的茶。茶道将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理寓于点
茶饮茶之中，寓于茶事之中，通过茶事实践其独特
的理念。茶道强调以诚待人、虚以待人，以谋求人
际关系的平衡。“茶道是基于崇拜存在于日常生活
俗事中的美的东西的一种仪式，谆谆教导纯粹与调
和、相互爱的神秘、社会秩序的浪漫主义。茶道的
要义在于崇拜 ‘不完全的东西’。是在人生这种不
可理解的东西中，想成就某种可能性的优雅规
划。”［１４］２１因此，茶道不仅给人以别致的美的享受，

还给人以人生的启迪和感受。

在茶道中，强调出席茶事的人的 “和”与平
等。不论社会地位高低贵贱，客人都必须低头弯
腰，从不到三尺的狭窄入口——— “躏口”膝行而
入。这个动作，对客人来说是必须的义务，它教给
人们谦让，是培养人们遵守社会的礼法，养成互相
谦让的大课堂。不少日本人把茶道视为提高社会修
养的一种手段，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茶道
人口中的大多数是女性，且多数出生在富裕家庭，

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也不能小觑。

茶道反映了日本人的处世哲理和审美意识的一

个方面，可以说是日本人生活智慧的杰作。其作为
现实与超现实、精神与物质的媒介，有时会是人们
获得精神力量的源泉，其小集团性和礼仪性，又契
合日本社会的某种现实需要，可以使人们更加容易
适应社会生活。这或许就是茶道作为一种生活艺术
经久不衰的原因。

结　语

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超越性、抽象
性的形而上学不感兴趣。不仅从日本文化自身没有
产生出这样的哲学思想，就是对外来佛教、儒教、

道教等的移植，也摒弃了其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内
容。与缺乏严密的世界观体系相对应，日本文化中
没有类似于中国思想中超越性存在的 “道”，但却
形成了将形而上的 “道”与形而下的 “器”相结

合，即将某种思想观念与具体技艺相结合的 “道”，

并由之构成了日本的 “道文化”。如所周知，在日
本社会拥有各种各样的 “道”，如茶道、花道、书
道、画道、香道，以及剑道、弓道、空手道、相扑
道等。这便是所谓的 “文武两道”，对日本人的成
长和人生修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茶道作为日本道文化体系中的一员，反映着日
本文化的某种特性。例如，其作为一种生活艺术，

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哲学和宗教思想，寓深奥的人生
道理于具体事物之中，这突显了日本文化的 “即物

主义”性格［１５］，体现了日本文化的重直觉、重感

性、重实践的特点。另外，茶道作为日本文化的一
种 “形”和 “型”，在强化日本人的小集团主义意
识，培养良好的社会礼仪习惯，并潜移默化地影响
日本人的审美价值观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
功能。因此，研究茶道这一日本文化形式，对全面
把握日本文化的性格和日本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无
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茶道作为一种
生活艺术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特
殊的位置，但很难将其视为日本文化的代表。茶道
作为非日常性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隐逸性
质，不可能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只能是一个补充
性的存在。与此相关联，茶道的所谓 “空寂” “闲
寂”的审美意识，也不可能是日本人的主流审美价
值观。对于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国内日本研究受日本学界研究风气的
影响越来越大，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不少日本人的
研究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明显倾向。上面
对茶道文化的研究表明，如果不将日本文化的个别
现象放到日本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就不能
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实质。鉴于日本文化往往呈现
出两极性的结构特点，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日本文
化研究中有必要提倡超越 “事实”追求 “真实”，

而这才是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所在。

［参　考　文　献］

［１］林屋辰三郞，校注．日本思想大系２３古代中世芸術論［Ｍ］．東

京：岩波書店，１９７３．

［２］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西山松之助，渡辺一郎，郡司正勝，校注．日本思想大系６１

近世芸道論［Ｍ］．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７２．

·４６·

日本问题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４］日本外务省．日本文化史———一个剖析［Ｍ］．東京：日本外

务省，１９８１：７７．
［５］山本七平．何为日本人［Ｍ］．崔世广，王炜，唐永亮，译．北

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０：１９８．
［６］加藤周一．日本艺术的心与形［Ｍ］．许秋寒，译．北京：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１３．
［７］小野健吉．日本庭園———空間の美の歴史［Ｍ］．東京：岩

波書店，２００９．
［８］千宗室，監修．裏千家新版 茶道［Ｍ］．京都：淡交社，１９８９．
［９］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Ｍ］．钱爱琴，张志芳，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０］三枝博音．日本哲学思想全書 第十六巻 修養篇 茶道篇

［Ｍ］．東京：平凡社，１９５６：２７９．
［１１］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Ｍ］．区建英，刘岳兵，译．上海：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３．
［１２］遠山淳，中村生雄，佐藤弘夫．日本文化論キーワード

［Ｍ］．東京：有斐閣，２００９：６４－６５．
［１３］藤田正胜．日本文化关键词［Ｍ］．李濯凡，译．北京：新星

出版社，２０１９：序．
［１４］岡倉覚三．茶の本［Ｍ］．村岡博，訳．東京：岩波書店，

１９９５．
［１５］源了圆．日本文化与日本人的形成［Ｍ］．郭连友，漆红，

译．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３．

［责任编辑　孙　丽］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ＵＩ　Ｓｈｉ－ｇｕａ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ｌａｃｋ　ｔｗｏ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ａ　ｃｅｒｅ－
ｍｏｎｙ　ｗａ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Ｍｕｒｏｍａｃｈｉ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ｚｕｃｈｉ－Ｍｏｍｏｙａｍ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Ｉ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ｓｏｃ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Ｉ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ｎｏｎ－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ｃａｌｌ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ｈａｒｄ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ｉｄｌｅ　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ａｄ　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ｅａ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ｎ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ｂｉｐｏ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６·

文化研究 崔世广：茶道的特质及其在日本文化中的角色


